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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聚居地区生态文献整理与价值利用研究 

——黔中腹地普定县案例分析 

张燕
1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2) 

【摘 要】: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在多民族聚居地区，世居少数民族保留着丰富的生

态环境知识生成和利用的原始记录，这些原始记录是少数民族延续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献价值也是金山银山。

地方性生态文献传统知识系统包括气候、土壤、水资源、物种、作物栽培、生活习俗、传统技艺、民间文艺等，可

以说，这是历史长河中与生态文明建设直接关联的经验总结。整理和利用这些传统知识地方性文献，对今天的生态

文明建设有着重要意义。黔中腹地普定县位于珠江水系和长江水系的分水岭，境内苗族、布依族等与生态相关的传

统知识丰富，普定县生态文献的整理为我们探讨地方性生态文献的整理与价值利用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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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民族聚居区与生态相关的地方性文献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除汉族之外，现有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回族、白族、瑶

族、壮族、畲族、毛南族、蒙古族、仫佬族、满族、羌族 17 个世居少数民族。［1］其中，苗族、布依族、侗族、仡佬族、水族等

少数民族在贵州分布较为集中。全省仡佬族人口占全国仡佬族总人口的 98．2%，布依族人口占全国布依族总人口的 97．3%，水

族人口占全国水族总人口的 93．2%，侗族人口占全国侗族总人口的 55．7%，苗族人口占全国苗族总人口的 49．8%。［2］贵州特有

的自然环境和历史背景使贵州形成“大杂居，小聚居”多民族分布的局面。 

普定是黔中腹地的一个多民族聚居区，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丰富。贵州从滇东高原到湘西丘陵，正处于一个大斜坡地

带，地势西高东低，普定县正处于黔中腹地的大平台中间，地处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分水岭地带，北面为长江水系，南面为

珠江水系。［3］普定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 15．1℃，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春暖秋凉，雨量充沛，年平均降水 1378．2

毫米，相对湿度在 80%左右，辐射能量低，年平均日照时数 1164．9小时，无霜期301 天。
［4］

境内适宜的温度、光照等优越条件，

形成了普定县境内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相对的是文化多样性，普定县内苗族、布依族、仡佬族、彝族、白族等多

民族聚居，各民族有着独特的生活习惯、交流方式、节日庆典、宗教信仰，在历史发展的长河里，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他们

共同生活、发展、创新，有选择性地接受，有针对性地改造，出现了多元性的“文化融合”，同时，他们以各民族独有的生活方

式与自然环境中包括动物、植物、森林、土地等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大量丰富珍贵的生态环境知识，并以地方性文献

的形式保留和记录下来。 

地方性文献是传统知识宝库的窗口，其中包含许多反映区域内生态文明进程的知识记录，地方性生态环境知识的形成与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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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环境生存的世居民族有密切关系，是世居民族世世代代在环境资源的利用中，传承、创新、发展影响人与环境能量交换过程

中的知识沉淀，包含环境气象知识、土壤知识、水利知识、动植物知识、食物链知识、传统医药、文学艺术、风俗信仰、工艺

技术、建筑知识等等。世居民族对这些地方性生态环境知识开展利用与发展，与之共同构成了一幅多姿多彩的乡土文明画面。 

在普定县档案馆里，大批与民族生态环境相关的地方性文献以档案形式保存。从时间上看，是一段跨越了从民国年间到二

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生态记忆;从来源上看，主要来自农、林、水利、民政等领域;从类型上来看，主要为汇报、报告、呈、训令、

通令、知照、布告、函、指示、规定、规划、计划、工作总结、通知、请示、批复、纪要、提案、纲要、办法、调查表及意见

书等;从内容上看，涉及到普定县生态变迁的方方面面，包括普定洪涝、冰雹、暴风等灾害情况，防汛抗旱、灾后生态修复、春

荒育林、冬耕生产、兴修农田水利、兴建水库、水土保持工作、小流域综合治理、植树造林、退耕还林、林业规划、禁止砍伐、

禁止烧荒垦荒、育苗栽种、造林造产、病虫灾后的治理以及政府生态恢复的补救措施等内容，这批地方性生态文献体系完整，

内容丰富。 

二、多民族聚居区地方性生态文献研究价值 

对丰富的地方性生态文献进行系统保存与研究，有助于找寻与继承生态保护意识之“根”，溯生态文明之源，建生态文化自

觉，把握生态文明的规律，走可持续生态文明道路。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生活在特定文化氛围和历史圈子的人应对其文化

有“自知之明”，对其发展的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5］只有加强对文化的深入研究，深刻理解，深刻反思，才会在觉醒中重

新规划，实现修正。 

生态文献是地方性文献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地方性生态文献中挖掘出各种资源，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来调整生态思维，

建设生态文化，制定生态政策，重筑生态价值。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加之生态环境脆弱，普定不仅是贵州石漠化最严重的地区，

也是贵州冰雹灾害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再加上当地容易发生春旱、倒春寒等影响农业生产发展及人民群众正常生活的灾害性天

气，脆弱的普定可谓十年九灾，如 1960 年普定生态灾害问题，除了民族口述史的记忆，在档案文献里面得到了真实的印证。 

1960 年，春旱，入春以来，持续旱情 180 余天，夏收作物枯黄，干死，秧田不足，苞谷、花生补种了几次，均未出齐，全

县改种 9000 多亩，直到 5月 19日才降大雨，由于活路拥挤，劳力忙不过来，约有 2000余亩未种上秋收作物，旱情露头，县委

提出了全党动手，全民动员，全力以赴，战胜旱灾，夺取丰收的号召，机关干部职工，半天抗旱，半天工作，共组织专业抗旱

人员 30162 人，投入抗旱工具 32400 余件，抢救稻田111640 亩，苞谷栽种 45900亩，补种杂粮 14600亩，基本上实现了满栽满

播。全年全县自然灾害有水、旱、雹、虫，受灾作物面枳约 10万亩，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 3%左右。其中，毁坏田土 27661亩，

倒塌房屋 124间，伤亡 3人，损失牲畜 3头，农村缺粮 712．5万公斤，群众生活低标准，瓜菜代粮渡荒……(资料来源:普定县

档案馆)。 

在学术界，相对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人文社科领域对一个地区开展自然生态与生态环境保护方向的研究显得得相对薄弱。

以历史性、发展性、整体性视角反观一个地区的发展过程与整体面貌，从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中刺激生态觉醒，以触动灵魂的

惨痛经历警醒人们拒绝破坏性发展，重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必要性与必须性。记住历史的伤疤，是为了更好地总结过去，规

划未来，也更加坚定了普定要走生态发展之路的决心。 

三、普定县地方性生态文献分析、选取与整理 

地方性文献是一个地方重要的文化遗产，普定县地方性生态文献是普定人民生态智慧的结晶，是研究了解普定地区生态发

展轨迹和规律的珍贵史料。宏观视野里，地方性文献是带有地方色彩的文化缩影，微观视野里的地方性文献可呈现更为丰富的

文化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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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方性文献的特点 

地方性文献总体来说，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所述事实的真实性，地方性文献多为有记录性质的档案，由包含文字、图表、

声像等形式形成的各种材料通过价值评判有条件地转化而来，继承了文件的原始性，成为存载历史本真面貌的原始记录，原始

记忆保留完整;二是地方性文献内容大多是人与环境各个层面信息的叠加，来源多由官方、半官方、非官方机构以及个人、家庭

和家族形成，可以很容易把人与地方环境丰富的活动记录多角度呈现;三是地方性文献作为原始记录，内容是对历史事件与场景

的回顾，尤其是在档案保护工作下呈现的事件发展脉络可连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事件发生、发展的全部或阶段性过程，始终

保持对事实发展的判断。 

2．样本选择 

生态文化，是人类以自我为中心适应自然、征服自然，再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转变中形成的文化。［6］地方性生态文化，

来自区域性发展过程中，人们与生存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痕迹，并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得以记录、传承。在普定县档案馆就有非

常多普定地区与生态发展相关的档案文献。据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清代后期以来大约就有万余件。 

由于样本的来源基础是规范性很强的档案文献，在选取样本的过程掌握档案分类原则和存储方式，有助于我们在选取样本

时制定方案、理清线索、开展检索。普定县档案馆的档案，大多是按照档案形成的社会组织来分类的，有来自国家机构的档案、

党派团体的档案、企业档案、事业单位档案、宗族档案等，到馆后，再按照档案的时间、内容、形式等特征，有层次成体系地

保存。一个独立组织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档案有机整体形成一个全宗。 

我们通过查阅、分析一个个全宗，依据文献内容是否反映普定当地生态环境状况，是否与普定生态环境变迁有直接关联或

重要间接关联的标准，筛选、复制出 3000余件档案文献作为最终研究样本。 

3．文献整理 

把握分类原则对 3000 余件样本文献进行区别分类——登记录入——修正校正——逐级编号，使样本呈现结构性。 

分类原则。整个样本时间跨度大、来源广、内容多，成分之间关系具有多维特点。所以在对样本进行分类时，一定要把握

系统性、逻辑性与一致性原则。分类工作以研究目的为中心，围绕研究目的设定对样本的分类准则，没有固定模式遵循，但分

类结果要有较强的系统性，类目之间逻辑关系清楚，遵循前后一致的分类标准。 

研究样本显示，普定县这一段生态变迁是从清代后期开始，历经民国年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基于不同时间段档案在

来源、内容及数量上的差别，我们首先以 1949 年为界，将样本文献直接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档案两大类。解放以前作为一个独

立部分，以民国年间内容为主，称为“民国档案”，便于以下编号，由于档案数量相对较少，不建立下一级分类，仅按时间顺序

进行排列;而解放后档案部分先根据档案来源分为农、林、水利、民政四大类，再对每一类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排序，形成新的系

统。 

文献登记。由于很多档案是手写稿不便于识认，很多档案因年久失修变得字迹模糊，为便于研究，需要将每一份档案文献

按照已初步形成的系统进行内容登记。 

录入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为内容原样录入;二为内容主要信息摘录。对内容原样录入要严格忠实原文，还原档案原始信

息，记录历史事件真相;对内容进行信息摘录，是在忠实原始档案真实意思的基础上，对其主要内容信息进行提取，概括性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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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修正与校正。对于书写习惯或因书写者文化水平不高造成的档案信息语法错误、语句不通的情况，为尊重原件，我们

选择完全保持原貌，不加改动;对于原文中有明显不符合现代书写规范的错字别字，若影响整体理解，在原文后用“()”进行修

正;对缺漏严重、无法辨识的文字，一律用“□”代替;为了便于阅读理解，在严格遵照原文意思的基础上对档案文献内容进行

正确断句。 

编号说明。每一份档案均有独立的编号，形式上由字母、数字、连接符三部分组成。字母表示该份档案的类型。民国档案

用“mg”表示、农业用“ny”表示、林业用“ly”表示、水利用“shl”表示、民政用“mzh”表示;数字依次表示该份档案的年

份与排序。如“mg－32－021”，即表示民国档案中民国三十二年第 21份档案文件;“ly－75－007”，即表示林业档案 1975 年第

7 份档案文件;“mg－32－018－1”、“mg－32－018－2”，即民国档案中民国三十二年第 18 份档案文件的第一部分内容、第二部

分内容。 

档案分析。真实记录历史的印记是档案工作的宗旨，对案卷里内容进行分析利用是对档案价值的提升。在经过对这批档案

一系列的基础处理后，我们需要从一个个专门角度去深入了解普定生态变化的原因、特征以及变化趋势等情况，以期总结普定

生态建设的历史经验。 

4．普定历史生态变迁的生态反思 

纵观普定生态档案的内容，在普定生态变迁的历史进程中，为了谋求生存与富足，过度开发自然环境与改造自然环境，大

规模砍伐树木、垦殖农田、开山采矿，在社会物质形态相对充足的同时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土地流失、洪水泛滥、石漠化

加剧、水源短缺、生物资源锐减，日益严峻的形势迫使人们在生态危机中反思自身的行为，重估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

系。对一定区域范围内生态环境的修复与改善，是基于生态危机、反思人类非理性破坏行为作出的理性选择。 

在翻看农业档案中，笔者总结出两方面原因造成普定农业发展之路崎岖不平。一方面，自然禀赋差。普定地处喀斯特脆弱

生态环境区，地质生态退化，石质荒漠化严重，水土流失导致地表土壤损失，大量土地严重丧失农业利用的价值;严重的冰雹灾

害常常砸毁大片农作物、果园、农业设施，威胁民众安全;气候变化和降雨量不足引起小旱、中旱不断，大旱、特大旱也很常见，

导致作物不能及时播种，晚播晚发，农作物生长发育后延、脆弱，长期干旱造成农作物植株小，产量少，还严重影响水库、水

田蓄水;频发“倒春寒”，导致大量农作物烂种，已出土的幼苗被冻死;另一方面，过度开发与改造自然环境。由于自然禀赋较差，

人们穷则思变、急于求成，自然与发展之间难以协调。不合理垦植，不合理耕作，不合理灌溉，毁林场开垦，毁草场开垦，填

河池开垦，虽土地暂时增加，但造成大环境水土流失;开山炸石，取土挖矿，使植被受到大面积破坏，地表裸露，蓄水保土能力

降低，整体生态系统功能削弱，植物存活率锐减，作物生产力丧失。 

上世纪四十年代，村民从偷伐到一度明目张胆乱砍乱伐森林树木，以之换取钱财;1958年，为大炼钢铁，疯狂砍伐，成片树

林几乎被砍光，大量木材被运去炼钢等;1985 年，省政府印发《关于认真做好 1985 年退耕还林还草工作的通知》，普定县森林覆

盖率 7．4%;2000 年，普定县实施大规模退耕还林工程;2001 年发布《关于成立普定县林业标准化领导小组的通知》;2004 年编

制《普定县退耕还林后续产业发展规划》;2005年，森林覆盖率达 35．6%。2014 年，森林覆盖率达 42．8%，自然环境极大改善。 

由于特殊的地理和地质环境存不住水，缺乏水利设施留不住水，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普定人吃水全靠“望天井”;随后几

十年，普定县党委、政府带领民众建堰筑坝，大力修建水库、山塘、水窖、水池，实施一系列微型水利工程，有效解决无水源

条件且居住分散地区的人畜饮水。为解决石灰岩地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问题，1983 年，普定县对蒙铺河及其周边地区 128 平方

公里进行了规划和全方位综合治理，总结出“人口—粮食—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小流域综合治理模式，在贵州乃至全国推广。 

翻开民政档案，最多见的还是人们在恶劣生态环境下求生存的印记，从抢险救灾、扶贫济困的角度感受普定受灾史的沉痛。

如 1937 年(民国 26年)元月至 4月 20日，雨泽不降，久旱成灾，县长赵家焯于 4月 12日，16日分别向省政府和省县救会极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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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旱……，春耕未，烈日益骄，饮科涸竭，民食益欠，近更粮价飞涨，往日为首，富者盖藏垂空，贫者频乎庚癸，似此茺象，

言无所容，去岁即已一度旱灾收仅达四成，今小春又复。绝少希望，迭见苦旱，情奇灾重，如不设法救济，行见饿莩，载送隐

患”。第二行政督察专员章文达代电:“以天旱成灾，饬查禁酿酒，传令各区区长，严行禁止，并布告县属人民，以期禁绝而维

民食”(资料来源:普定县档案馆)。从人们无助面对旱灾、水灾、冰雹的交替发生，到政府带领大家一步步反省自身、科学应对。

1986 年，成立了“贵州省普定岩溶研究综合试验站”，从事水文、水化学的日常监测。1997年，普定磨香河流域启动生态治理，

允许农民以土地资本量化入股，成立“土地持股会”，实现农村产权制度全面创新。2009年，梭筛村自发成立坡耕地治理项目理

事会，农民加入集雨道路修建队伍。2010 年，普定县夜郎湖捕捞协会，具体负责维护夜郎湖湖区正常的捕捞秩序。 

四、普定资料梳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我们将各社会因素及其所处的生态环境作为统一有机整体纳入观察范围，不仅考察各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且特别关注

生态环境在人类活动中的特殊作用。通过对地方性生态文献的分析，在一段生态历史记忆里审视自身活动，探索人与自然、人

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的生态文化伦理形态，在这些记忆里提取生态建设的智慧。 

首先，文献史料重塑生态语境话语系统。以史为鉴，历史是一面镜子，在真实的史料文献中，重新叙述和审视区域性文明

的变迁，重新还原和记忆历史的真相，重新解读和推动新型生态文明建设。生态语境是一个使命式的概念，是以人类对自身实

践活动负面价值的深切反思和幡然醒悟为前提，它源于生态危机的逼近、生态修复的高涨和生态理论的深化。其中生态危机对

人类高歌猛进的工具理性当头棒呵，生态修复对人类索取大自然的贪婪亮出红牌，而生态理论则强烈要求人类进行环境行为的

集体反思。对地方性文献档案的开发利用，则是集体反思的另一种方式。 

其次，文献史料开辟探索生态发展规律通道。通过重拾散落在文献档案中的生态历史记忆，重新还原普定生态破坏与修复

过程，在这里挖掘生态变迁的深层次原因。在现存的生态记忆里，我们忘不掉那一个个记忆的时间点。好似“生态 1958”，认为

在那个集体崇拜的年代，大跃进使得诸多森林消失。而在这个时间节点以后，我们的生存家园对生态保护变得是如此的渴望。

然而事实的真相并非如此，如果说普定是贵州生态的一个窗口，那么这个窗口只是一个透视，生态的破坏是随着人口的增加而

加速的，人向自然要生产用地，向生产用地要生存物资，当人口不断扩大，当一定区域内生态承载量与人口数不平衡，协调打

破的时候也就是生态破坏加剧的开始。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普定的森林覆盖率最低达到 7．1%，后来随着燃料替代、建筑材料

替代、农村城镇人口转移，普定生态文明建设才得以提速，普定生态文明建设才重新走上了一个台阶。 

最后，生态文献史料铸造警醒人类理性发展“警示锥”。文献史料真实记录的重要生态事件，成为人类快速发展过程中对生

态产生懈怠时的有力警示，像是一根“锥”用力地扎向盲目发展时的人们，那些沉痛的历史事件就是这样的一根“锥”。生态文

献史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对了解分析人类活动与整体环境变迁的原貌具有重要的意义。针对如今人类在利益驱使下

的非理性行为，我们需要完善相关生态保护的政策、法规，生态政策与生态法规是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保障。同时，树立

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理念，提升人们的生态文明意识，激发人们参与生态建设保护环境工作的积极性，积极转变生产方式，改

变消费观念，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文明创建活动，推动生态文化建设。［7，8］ 

普定的生态文献仅仅只是各地区生态记忆的一个普通案例。当前，生态文明建设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辅助基本的污染防

治、生态恢复、生态治理，能够在历史中寻找和增加生态智慧，帮助人们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少走弯路，这是地方性文献

对生态文明的最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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